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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大学生，却选择投入环卫的“编制”里，一度令舆论哗然。
一年多来，外界一时的关注降温之后，岗位带来的好奇、疑问、不解，都一一袭来。 有的人走了，更多的人选择留下。
怎么用好这批知识青年，是摆在哈尔滨环卫系统面前的一道题；而如何用好自己的知识见识，更是摆在每个大学生环卫

工面前更大的一场考试。

大学生环卫工这一年
■本报记者 张世光

纪宇已经是代理小队长了，面对比她年长的老环卫工，怎么沟通，她在细心摸索。 杨锐 摄

“这么多年来，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发展，凭什么我
们环卫行业不能发展？”这是哈尔滨环卫办一位副主任发
出的疑问。

“如果学习不好，你现在连大街都扫不了。”说这话的
人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也是一名环卫工。

2012 年，哈尔滨市通过严格的笔试、面试，招聘了
448 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 30 岁以下、具有事业
编制的环卫工。

新闻一出，一时舆论哗然。究竟是就业压力使然还是
为了一个编制带来的安全？ 大学生环卫工的话题引来众
多评论，观点不一。

然而，整整一年过去了，当关于大学毕业生是否应该
仅为一个“事业编制”去当环卫工的新闻热度降温之后，
当初成功考入环卫系统的这 448个人， 这一年究竟经历
了什么？他们为这个行业带来了什么变化？他们又被这个
行业改变了什么？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12 月初的哈尔滨，凌晨四点还是漆黑一片，气温在

零下十几摄氏度， 几辆清扫车来来回回接力般地为这座
城市的苏醒做着最后的准备。

“金姨，灯怎么不亮呢？ ”一边说话，哈尔滨市道里区
环境卫生清洁中心第四中队代理小队长纪宇一边按亮了
挂在环卫工金姨右肩头的爆闪灯。 这灯用来给过往的司
机提醒：有人在此作业。

纪宇是 2012年成功上岗的大学生环卫工之一。 如
今，她所代为管理的这个小队共有 50多名队员，绝大多
数的年龄都和她的父母差不多。从上班那天开始，纪宇就
管他们叫叔叔、 阿姨———他们是这座城市 12000多名环
卫工里的主力队员。

像纪宇这样的大学生环卫工，在哈尔滨也是第一批。
用一位上了年纪的环卫工的话说，这之前，没人能想到，
环卫工作的饭碗还能这么抢手。

2010年，哈尔滨市一个区的环卫大队曾面向社会招
聘环卫临时工， 半个月的时间里就等来了两位年过半百
的报名者，最终两人被全部录用。再往前的 2000年，为了
缓解环卫工的短缺， 一些单位甚至还聘用过智力上有缺
陷但身体健康、能够劳动的人充实到环卫队伍中来。

这种没人当环卫工———确切地说是没有年轻人当环
卫工的局面在 2012年被打破。

2012 年 9 月，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发布启事，面向社
会招聘 457名具有事业编制的环卫工人。

“编制”这个词，在这条招聘信息中仿佛充满了魔力，
一下子吸引了 11539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 30岁
以下的“80后”前来报名。 甚至当时有报名者直言报考初
衷时，不讳言地说“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据了解，从上世纪 80年代末期开始，哈尔滨就没有
招聘过具有编制的环卫工人， 只是补充过一些退伍转业
的人员带着编制加入到环卫队伍中来。 这 457个编制不
是新审批下来的， 而是多年老职工退休后一直空缺没有
填补的位置。

工作还是那个环卫，在许多人看来，就因为多了那
么四个字———事业编制，所以，包括 29名硕士研究生在
内的 7186人通过资格审核并缴费成功， 得以参与竞争
考试。 这其中，就包括从大庆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通
过专业八级、正在山东青岛一家私立学校当英语老师的
纪宇。

曾经，纪宇想留在山东青岛。因为做软件开发的男朋
友在那里，而且发展不错。

“可是那边的房价太贵了，而且离家太远了，我实在
受不了春运的折腾了。 ”在青岛工作的时候，纪宇每次寒
暑假回家，都要和男朋友“费劲巴力”地买火车票，然后从
山东青岛坐 22个小时的火车到黑龙江哈尔滨，再坐 6个
小时的长途客车回到黑龙江佳木斯的家中。

“父母年纪大了，我不想离他们太远。”尽管离开了青
岛，但纪宇还是希望能留在一个大城市里。 所以，她选择
了哈尔滨。 “偶然间看到了这边招环卫工，我就来考了。 ”

只是在后来看到发布的报考信息时，纪宇有些吃惊，
“在汽车驾驶员、汽车维修员、清洁员三个岗位的竞争中，
招报比例最高的是 ‘南岗区城管局清洁员岗位’， 为 1：
36。 三个岗位平均招报比例是 1：16。 ”

“那时我真的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上。”纪宇没说编
制对她有多大的吸引力， 但她的话在别人看来就是因为
编制她才会来考环卫工的。

“要说根本没考虑过编制的问题，那都是骗人”，和纪
宇不在一地但几乎同时报名的许鑫点破了这层窗户纸，
但许鑫强调，“编制，考虑过，但只能排在第三位。 ”

这位从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专业毕业的硕士， 曾在
外地一家食品厂上班，但由于感觉抱负难以施展，才转投
哈尔滨环卫系统。

“报名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哈尔滨已经投资建设了
餐厨垃圾处理厂，现在正在起步阶段，今后肯定需要这方
面的人才。 ”许鑫说，他大学专业里有关“发酵”、“堆肥”方
面的知识与餐厨垃圾的分类正好相关， 环卫系统将来能
够有机会学有所用。

一场预设埋伏的考试

“环卫节是哪一天？ ”
“下雨天积水，锹、铲子、扫帚，哪种工具扫水更快？ ”
这是哈尔滨市招录环卫工人笔试中的两道专业题。
2012年 11月 17日，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事

业单位员工笔试拉开帷幕。 考试题型只有两种：选择（分

单选、多选）和判断。满分 200分的卷子，这种专业知识占
了 150分，而考生们熟悉的“马哲”、“毛概”、“邓论”等综
合知识只占了 50分。

对大多数考生而言，150分的专业知识题基本靠蒙。
尤其是一道“清扫车的滚刷在工作时是向内转、向外转还
是一个向内一个向外。 ”几乎难住了所有人。

为了应付考试，纪宇之前还上网“百度”了一些和环
卫相关的资料，但基本都没用上。有人比纪宇厉害，花 4.9
元钱在网上买到了一本《环卫道路清扫保洁工》，还真押
中了三、四道题。

2012年 11月 21日，7186名考生按照 1:1的比例由
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了 479名面试人选。

2012年 12月 2日，三个招聘岗位中，环卫工岗位率
先拉开面试的大幕。

纪宇和许鑫都记得， 面试那天， 男生基本是西装革
履，女生也都是一身职业套装。 别人这样的正式装扮，让
现场几名一身便装的考生开始觉得不安。

考生们面对的是两道同样的题目———
“有人认为环卫工人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不需要

文化知识，你怎么看？ ”
“如果你是清雪队的小队长， 你们队的小王总是迟

到，小李总是抱怨，你怎么处理这件事？ ”
这两道“看起来谁都会说，但又一下子难以说得很精

彩”的题目出乎考生们的预料。 此前，在猜题的时候，大家
都考虑是不是和公务员考试的面试题目类似。让纪宇和许
鑫更没想到的是，这是一道预设埋伏的题目，而设问的真
正用意，是在他们上岗一年后，在工作中逐渐才体会到的。

最终，448名考生在经过两轮筛选后被正式录用，他
们中年纪最大的 30岁，年纪最小的 22岁。 其中，研究生
7名。

从 2012年 12月 21日开始，哈尔滨市环卫办对包括
纪宇、许鑫在内的新招录环卫工进行了 5天的封闭培训。
用他们的话说，这是“非常充实”的 5天。

每天上午军训，下午开始业务培训，内容涉及公共知
识、市容环境卫生、安全教育、职业道德、交通法规等多个
方面。

通过培训，大学生环卫工们在“提高了对环卫工作的
认识、增强了使命感、明确了要学习好、工作好、磨练好”
的同时，也都知道了“人类的垃圾是怎么产生的”、“道路
的等级及保洁要求”、“垃圾处理的工艺流程”和“保洁作
业到底应该是逆车流而行还是顺车流而行”等专业知识。

上午军训，下午上课，晚上学唱歌，从早八点到晚九
点，448名学员忙个不停。 好容易有点儿休息时间，大家
也会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一些构想。

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废品收购站，大家在扫街的时候
可以随手捡一些可回收垃圾，集中到一起去卖，也算一笔
“外快”。 这个建议得到了不少人的“赞”。

5天后的结业仪式上，在合唱了刚刚学会的《走向复
兴》和《环卫工人多自豪》后，纪宇、许鑫和他们的“小伙
伴”们，悄然上岗。

扫大街也并不简单

统一培训结束后，带着一颗“环卫工作到底是什么样
的”好奇心，纪宇被分配到哈尔滨市道里区环境卫生清洁
中心第六中队做清洁工。

虽然已经经历了培训，但上班第一天，队长陶学凤还
是用了半个小时时间讲解工作中要注意的事项。

陶学凤是老环卫了， 那天她特意把纪宇叫到一边嘱
咐：“我也是 20多岁的时候开始干环卫的，当时很多人都
不理解为什么干这个，但坚持下来了，也就好了。 ”

这样的开导，并没有让现实的好奇消失，纪宇后来面
对的外界疑问，让她也开始怀疑当初的选择。

“大学生，为什么要当环卫工？ 干什么赚不来这些钱
呢？”采访中，不少大学生环卫工几乎都谈到了这些提问。
有的是好奇，有的是讽刺，有的是关心。

“真是你啊，你怎么干这个来了？”一次，纪宇上班后，
特意闻讯而来的两个同学的惊叫把她吓了一跳， 也有些
尴尬。 穿着环卫作业服、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拿着清洁袋
的纪宇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同学的这个问题。 从同
学的眼光里，她看到了不解、迷惑还有心疼。

许鑫也坦言，进入新角色后，横亘在他面前的第一道
难关就是面子问题。 “有一次，我在保洁时遇到了一位同
学，人家问我‘你咋考这个了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含糊地说‘考上了就来了’。 ”正当许鑫想找借口结束
这次谈话的时候，同学的一句 “我也考了，但没考上”，把
许鑫给逗乐了，这也让他一下子觉得释然了。

和纪宇、许鑫同一批考入环卫队伍的尹明（化名）在
刚上班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让她尴尬的“关心”。 一天，
她保洁时经过一家饭店， 饭店老板特意出来拦住她说：
“姑娘，干这活儿干啥啊，上我家来吧，肯定比你现在赚
得多。 你想干服务员也行，干保洁也行。 ”为了表达自己
的诚心，老板还特意强调了一句“我家饭店只有三个厕
所，好干。 ”

对于所有刚刚上岗的大学生环卫工而言，面子上的
尴尬往往来不及多想， 就被体力上的疲劳冲到脑后去
了。
早班是凌晨 4点到岗，在清冰雪的紧急情况下，凌晨

2点到岗。
这种早班生活对男生许鑫来说，除了起床早让人有

些崩溃之外，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难的。 女生纪宇的家
不在本地，她享受不到其他女生父母早起做饭、护送上
班的待遇，只能一个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去克服黑
暗带来的恐惧。

无论对于男生许鑫还是女生纪宇，有一个困难是两
人都要面对的：抡扫帚。 几乎所有新来的大学生环卫工
刚开始的时候都只会手腕、胳膊用力去抡，经常是刚扫
十几分钟就累了。 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工作效率很慢。
即便是这么慢的效率，纪宇说，每天下班，自己都是靠意
志把疲惫的身体拖回家去的。 一夜的腰酸背痛，一直持
续到第二天早班开始。

通过跟老师傅学习他们才知道了，抡扫帚不是光有
劲儿就行，更不是光胳膊用力就行的。 “你看，要用腰带
动全身去抡扫帚。这样才能扫得时间长。 ”纪宇一边说一
边熟练地示范着。

许鑫有一个深刻的对比体会。 去年冬天扫雪的时
候，他偶尔会有连续工作 16个小时的记录，当时累得几
乎要坚持不下去了，今年，哈尔滨遭遇了一场五十年不
遇的大雪，连续半个月每天都是 16个小时的工作强度，
许鑫觉得，“还不错，坚持下来了。 ”

纪宇现在很清楚“下雨下雪用竹扫帚，晴天用毛扫
帚”，在扫街的时候，“这扫帚必须往下压着扫，把马路牙
子的边儿都带到了。 这样处理过的马路才合格。 ”

作为小女生，她不如老师傅们有力气，但她和她的
“小伙伴”们知道怎么做才能效率更高。

哈尔滨大街上的果皮箱都是规律性地间隔一定米
数摆放一个。 似乎没有人问起过，垃圾箱为什么要规律
性地摆放，能不能不规律地摆放。

刚开始的时候，纪宇也和所有人一样，因为是工作，
每天都拿着一块抹布，打上一桶水，先把垃圾桶上面灭
烟板里的烟头、烟灰倒入垃圾桶内，再用抹布从上到下、
从前到后把垃圾桶上的痰迹、污渍、食物残渣和浮灰全
部擦掉。 有时候，遇到冻结在垃圾桶表面的呕吐物或口
香糖，他们就得用小铲子一点一点儿抠干净。

擦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有些垃圾箱两三天不擦都
没问题，有些垃圾箱早上擦完，不到中午又脏得不行了。

经过观察她明白了，原来，果皮箱的摆放地点、摆放

密度是和人流量呈正相关的，“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人
流密集程度来摆放果皮箱，以求发挥它们最大的效率。
比如，在公交站台、学校附近，就应该缩短垃圾桶的间
距。 ”最终，纪宇的这个意见得到了领导的采纳，实际效
果也很好。

对于一些在路边倾倒垃圾的店铺、卖秋菜乱丢菜叶
的商贩，她也不会一边抱怨“这就是工作”“这就是命”一
边去扫，而是会提前发给商家一些免费的垃圾袋。

“成袋的垃圾要比散落的垃圾好处理得多。 ”在纪宇
看来，“可能，这就是叫‘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吧。 ’”

就在纪宇给商家、 商贩发放免费垃圾袋的时候，许
鑫在思考一个似乎是更“高端”些的问题———他想发明
一种机器。

环卫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擦拭道路中间的护栏，
尤其是那些设置在车道宽、车流量大、车速快的主干路
上的护栏。

“在这些主干路上工作是很艰难的，又要擦干净栏
杆，又要注意躲避来往的车辆，工作环境非常危险。 ”许
鑫也和其他人一样干着这项危险又艰难的工作，只是他
在琢磨着，能不能发明这么一种机器来代替人力，既提
高效率又减少环卫工人被撞的风险。

许鑫的这个“擦栏杆机器”目前只是在想象阶段，毕
竟，一年的时间，工作岗位能够提供给一个新人发挥的
空间还有待开发，但许鑫一直坚信，学习过的专业知识
不会撂荒。

一位从事环卫工作 20 多年的领导不经意中提到，
当年自己是抡大扫帚工作，那时候，怎么都没想到今天
环卫系统的机械化改变。 这种感受， 许鑫一直记在心
里。

沟通，这是个问题
“叔，你们往上走，还有那个花池子，康安路那头是

主要的。 把那边的冰都刨起来……”还没等纪宇说完，
叔的一句“刨啥呀刨，不刨都整不过来，还刨呢”就扔过
来了。

12 月， 隆冬的凌晨五点， 哈尔滨天依旧像夜一样
黑，没人能看清代理小队长纪宇脸上的表情，只听她语
调不变继续说“尽量弄吧。 然后还有那边，那边还有浮
雪，拿小铲子都把它们铲起来。我一会儿再过来啊，叔。”

2013 年 10 月，纪宇从第六中队被调到了第四中队

任代理小队长。对于这个工作的变化，她认为这是“表现
不同”的结果。

现在，与正式队长不同的不仅仅是其他队长的工服
是黄色的，而代理小队长纪宇穿的是和所有环卫工一样
的绿色的工服，还有她的年龄和队员之间的差距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沟通问题。

10 月上任的时候， 纪宇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队里
50 多名叔叔阿姨的名字和劳动时的样子都记下来了。
这样做是为了准确记住每天都有哪些人出勤了，出勤的
结果将决定一位环卫工月底的时候是否能够拿到全额
工资。 纪宇很清楚，叔叔阿姨们对工资的重视程度。

“刚开始给大家分配任务的时候，我也有些害怕，主
要是怕给他们分配工作不均。 ”此时，纪宇发现，面试时
那道“调节不同工人之间因工作量而产生矛盾”考题的
现场版，解答起来远比口头叙述要难得多。因为，一旦大
家心里对分配的工作有意见，脸上的表情在黑暗中不一
定能看清，但“不动弹”的反应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听她
分配任务的人越多，不动弹的时间就会更久一点。

“不动弹可能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需要反应一会儿
吧，或者是他们在考虑去干这个活儿需要带什么工具。
有时候我也会直接安排他们带什么工具， 效果能好一
些。 刚才就挺好，你看，我安排了他们的工作，然后带着
他们一起走，他们就跟我走了。”纪宇很满意采访那天早
上自己的表现。

同样目前担任代理小队长的许鑫则认为，“不动弹”
是因为他们在琢磨“公平问题”。 “我也是在扫过街之后
才知道，哪个活轻，哪个活重，尽可能在分配任务过程中
公平一些、合理一些。 ”

对于新来的大学生们， 要想干好这份环卫工作，要
想融入这个集体，要想让这个集体发挥应有的效用，光
有力气、技术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懂得如何与“叔叔阿姨
们”沟通———这是管理学方面的问题。

今年进入 6月，哈尔滨的气温随着夏天的到来节节
攀升，刚刚入职半年的大学生们因为嫌热，经常会把口
罩摘了进行清扫作业。他们中有些人“宁可吸尾气，也不
愿意大热天带着闷呼呼的口罩”。

然而， 这种想凉快一下的行为被老同志们认为是
“臭美”，“搞特别”。

“我们干了一辈子了都这样，怎么他们来了就非得
弄点儿不一样的呢？ ”老同志的不满让新来的大学生们
也很为难，在“凉快”与“妥协”方面，他们选择了后者。毕
竟，环卫工作更多的时候是一项团体工作，而不是一个
人的“战斗”。

在实际工作中， 纪宇学会了去和叔叔阿姨们多交
流，什么事情都替他们多想想。 比如打电话提醒他们哪
儿有 “冰溜子”小心坠落，比如一个一个打开他们肩头
忘记打开的爆闪灯。

“什么家长里短啦，孩子上学、结婚啦，都可以没事
儿的时候聊聊。”纪宇现在越来越肯定，叔叔阿姨们都是
非常质朴的人，只是有时候不太会表达而已。

许鑫和纪宇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每当他发现发出的
命令无法推动工作进行的时候，他会想点特别的办法。
夏天时，许鑫就会买来一箱水，每人发一瓶，在冬天，就
买来一兜橘子分发给大家吃。 这些钱，都是从他扣完各
种保险和公积金后的 1300元工资里出的。

他认为，人心都是肉长的，要理解叔叔阿姨们。
现在，“叔叔阿姨们”认为，这些大学生们“挺会说话

的，挺懂事，挺好。 ”

离开的人所带走的

由于资金到位了，梁鸿飞（化名）在今年 8月末选择
了离开环卫工作，回家自己创业去了。

“在环卫工作的这 9 个月，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
位。”梁鸿飞曾经是一家外企的培训人员。他也考过公务
员，“第三名，人家要前两名。 ”之所以来到环卫，是因为
“考上了，档案被调走了，考不了别的了。 ”

凭借着驾驶技术好， 在别人还在接受培训的时候，
梁鸿飞已经可以开着“小微型”车上街收垃圾去了。

“每天处理 300 个垃圾桶里的 3 吨垃圾。 ”梁鸿飞
说，刚开始那会儿，他被垃圾熏得吃不下饭。

“过去你问我能不能每天倒掉 3 吨垃圾，我肯定告
诉你不能。 ”事实上，梁鸿飞做到了。 当同批去的其他三
个人都累病的时候，他还在坚持着。 9 个月的环卫工作
让他知道了什么叫潜能，什么叫辛苦，怎么样接受别人
异样的眼光以及换位思考到底该思考点儿什么。

最重要的是，过去，他知道自己有些小清高，也知道
自己眼高手低，但就是踏实不下来。

“干过环卫，就踏实下来了。 ”
“现在还有什么更难的吗？ 无非就是坐在那里和各

种人打交道，谈生意。 还能比让你每天去倒三吨垃圾更
难的吗？”干过环卫的梁鸿飞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也觉得
自己很幸福。

有人走了，更多人像纪宇、许鑫选择留了下来。对于
未来，他们都没有多想，尽管在去年的招考公告上明确
写着，“在本岗位连续工作三年且年度考核优秀，将有机
会转为本单位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但目前，这两位进
步稍快的年轻人只是希望做好眼前的工作，不去想更多
的未来。

“哈尔滨一万两千多名环卫工，存在临时工多、年龄
大、流动性大的情况。 日益增多的机械化操作更需要人
才，在队伍管理方面也需要更新换代。 ”哈尔滨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孙明磊表示，招聘大学生环卫
工，是希望他们从基层做起，将来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
年龄优势，为哈尔滨的市容环境卫生工作提档升级。

在孙明磊看来，在一线已经熬过了一个冬天的大
学生环卫工们已经离春天不远了。

“如果说，过了这三年，你还是只会默默无闻地扫
地、干活的话，那我只能说，很抱歉，你已经习惯这个
工作了。 ”孙明磊说。


